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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并 不 如 烟

稻 浪 翻 滚 的 黄 土 地 上 ，黄 洋 河 像 一 条 褪
色 的蓝布带，静静地绕过磨石沟口，流向远方
……我走在河岸田埂上，鞋底沾满了带着稻香
的湿黄泥。

这河水养育我 40 年了。40 年里，河水有几
次不小的改道，河弯山脚下邻居家的院子已经
变成了茶园，我老家房子的模样在记忆中也已
经模糊。可父亲说河水的潺潺声，依然如爹爹
抽旱烟时哼出的山歌小调，一声长，一声短的
日夜流淌不息……

我 们 家 乡 把 爷 爷 叫 爹 爹 ，我 没 有 见 过 爹
爹，父亲说爹爹长眠黄洋河畔的黄土垄中时，
他才 12 岁。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杆老秤。秤
星已经模糊，秤砣上缠着褪色的红布条。

“这是家传的‘公道秤’。”父亲每次擦拭时
都会说。“村里人闹纠纷，你爹爹就用这杆秤帮
人评理。他的口头禅就是斗平梁（良），秤平
星（心）”。

父亲说，爹爹是 1939 年逃荒来到黄洋河边
的。说那年闹饥荒，路边人吃人。爹爹的几个
兄弟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活，把最小的爹爹撵出
了老屋。25 岁的爹爹，出门时仅分得一杆秤的
家产。他带着身怀六甲的奶奶和不足周岁的
长子，沿着黄洋河向北边走了七天七夜。到了
河边一个叫磨石沟口的小地方。奶奶的布鞋
磨穿了底，再也挪不动脚了。爹爹把最后半块
麸皮饼塞给奶奶，自己拔起河边的茅草根来
嚼。就这样，我们家落脚在了河湾处一间废弃
的破碾房里。爹爹手巧，会木匠活，给村里一
家人修好了八张犁，换来人家三分河滩地种
上。第一年种的稻子还没成熟，奶奶就在碾房
里生下了我大姑。上过私塾的爹爹在桃木牌
上郑重地写了大姑的名字，以示纪念。

我小的时候，奶奶经常拉着我去看磨石沟
口河堤边一块大石头。她说：“你爹爹就是坐
在这儿给人说理的。邻居杨家两兄弟争地界，
找你爹爹评理。你爹爹拿着秤杆从他的‘斗平
梁秤平星’说起。从大晌午一直说到日头偏
西，最后，双方心服口服。”

我小时候常常想象着奶奶口述的那个画
面：夏日的黄洋河泛着碎金，戴顶烂草帽的爹
爹坐在石头上，旱烟袋杆和老秤杆在夕阳里晃
悠。奶奶满脸自豪地说，别看你爹爹说话慢，
却字字在理。他像打算盘样的，把人家的糊涂
事给处理得汤清水利。

我每听父亲说起我二伯和我幺姑给他留
饭的事儿时，他声音都在发颤。说三年困难时
期，12 岁的二伯在公社食堂帮工，每天偷偷在
裤腰里藏块红薯。回家掰成三份，最大的给父
亲，说“老幺要长脑子读书”。我幺姑小时候，
就没有吃过饱饭。大集体时，按工分分粮食，
老幺没有工分，只能吃哥哥姐姐的份。我幺姑
心疼我爸，把本来就稀的汤汤饭里头稀的倒出
来自己喝，干的留下来给我爸！

我小时候在老宅发现了个陶罐，里面装着
生锈的顶针和半截铅笔。最下面是个没雕完
的小木马，马脖子上刻着“学”字——这是爹爹
留给我父亲唯一的“遗念儿”。爹爹病得面黄
肌瘦，还天天往地里跑。爹爹最后倒下时，手
里攥着把稻穗，对哭着的我父亲说：“九娃儿，
你和你妈能吃上饱饭了。”说完这话，爹爹就咽
气了。

我父亲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学才有了工作
的，如今已经退休。父亲在院子里种满花草。
他说爹爹苦了一辈子，希望爹爹的灵魂能看到
现在咱家窗明几净，前屋后院，有花有草的小
康样子！

去年清明，我带着女儿回黄洋河给爹爹上
坟。那时油菜花开得正盛，河面漂着似雪的柳
絮。女儿突然问我：“太爷爷真的能用他那杆
秤称出公道吗？”

我没回答。只教她把从爹爹坟前采的蒲
公英吹向河面。我看着蒲公英的小伞，纷纷扬
扬飘过爹爹当年坐着说理的大石头，飘过奶奶
洗衣的踏脚石，最后落在缓缓流淌的水面上，
也似雪花。黄洋河水声哗哗地流，我想，那声
音里，或许就混合着爹爹那套帮人说理的道道
儿……

柴 火 垛 ，在 过 去 那 个 缺
煤 少 电 的 年 代 ，那 可 是 乡 村
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物品。

人常说，开门七件事，柴
米油盐酱醋茶。柴之所以能
排 在 第 一 位 ，足 见 其 与 生 活
的密切程度。那时每家院子
的角落里、门口的空地上、房
后 的 墙 根 处 ，都 会 瞥 见 一 个
个或圆或方或奇形怪状的柴
火 垛 。 远 远 望 去 ，一 个 个 圆
咕 隆 咚 的 柴 火 垛 ，成 为 那 个
年代乡村独有的一道风景。

柴火垛虽然家家户户都
离 不 了 ，但 在 过 去 那 个 连 基
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的情况
下 ，生 产 队 能 够 分 配 到 各 家
的麦秸、棉花秆、玉米秆也有
限。父母无论是在生产队干
活，还是到外村去走亲戚，如
果看到路上有人扔掉的旧农
具，被风吹断的枯树枝，就会
顺手捡回来。

我也是家里捡拾柴火的
一 员 。 那 时 一 到 秋 末 冬 初 ，
父亲总是会给我一根细细的
铁 丝 ，在 其 中 一 头 打 一 个 小
结 ，然 后 让 我 用 铁 丝 去 外 面
的杨树下扎叶子。那时年龄
小 ，一 来 感 到 用 铁 丝 扎 叶 子
挺 好 玩 的 ，二 是 也 有 一 种 被
家 人“ 重 用 ”的 感 觉 ，所 以 干
得十分卖力。母亲看到我每
天 扎 了 那 么 多 串 的 叶 子 ，总
是 夸 我 能 干 ，偶 尔 煮 一 个 鸡
蛋给予奖赏。

我家的柴火垛，就堆放在猪圈旁边的空地
上。它和别人家的柴火垛大同小异，母亲在
柴火垛的顶部盖有一块塑料布，只是塑料布
不是太大，母亲只好用四根细绳子系上塑料
布的四个角，再在四根绳头各绑上一块砖头，
以防风吹散柴火。远处一看，仿佛给柴火垛
盖上一个遮阳帽。

柴火垛不仅是乡村的一景，也是小伙伴们
的快乐乐园。小伙伴们有事或没事的时候都
喜欢围着柴火垛玩，女孩喜欢围着柴火垛藏
猫猫、跳皮筋，甚至喜欢围着几个柴火垛转圈
圈，相互追逐着闹着玩；而男孩子却不同，最
喜欢玩的游戏莫过于模仿解放军叔叔打仗。
我们四五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常常轮流着，一
个人站在麦秸垛顶部，手上举着一个用高粱
秆做成的望远镜，有模有样地瞭望一下，然后
双手拿着一个歪扭着的树枝当作枪，小胳膊
一挥，向远方一喊，“刺溜”一声，便滑了下来。
那气势，就像一位解放军叔叔冲锋陷阵一般，
别提多开心了。下面的小伙伴来不及溜走，
第二个小伙伴已经滑溜下来了，不是骑到了
前面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把前一个人直接蹬
倒在地上。不过谁也不会生气，继续爬上爬
下，滑溜着，不亦乐乎。

冬去春来，柴火垛更是小伙伴们聚集在一
起晒太阳的好地方。大家坐在一起或一排，
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靠着麦秸垛，头顶是瓦
蓝瓦蓝的天，面前是空阔的田野，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尽情地享受着乡村和煦的暖风，以
及乡土气息轻轻地拂过你的脸面。

不但小伙伴们喜欢在柴火垛边或上边玩，
就连一些家禽和小鸟也喜欢在上面憩息。当
然，它们更希望能从麦秸垛里寻找到的麦粒
或小虫。特别是家里的公鸡和母鸡更是和我

们比赛着抢地盘。我们来了，
它 们 跑 了 ；我 们 走 了 ，它 们 来
了 。 最 有 趣 的 景 致 是 我 们 和
这 些 动 物 和 谐 相 处 。 我 们 靠
着麦秸垛晒着太阳，鸡在麦秸
垛扒拉着寻找着小虫或麦粒，
小鸟在麦秸垛上轻轻地啄着。
小鸟叽叽喳喳，一群公鸡咯咯
答答，躺在下面的我们呼呼噜
噜，别有一番和谐的情景。

柴 火 垛 不 仅 是 小 伙 伴 玩
耍的快乐场所，也是小伙伴们
收藏秘密的场所。那时，我们
经 常 会 在 柴 火 垛 里 藏 着 自 己
喜 欢 的 东 西 。 尤 其 是 秋 天 来
临时，不是你把偷偷摘来的柿
子放在柴火垛里捂着，就是我
把 摘 来 的 石 榴 或 枣 子 放 在 麦
秸垛里藏着。不几天，原来硬
硬的杮子已变软，枣子变红变
甜，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坐在
一起大快朵颐。一次，不知谁
弄 来 一 个 甜 瓜 ，大 家 你 咬 一
口 ，我 咬 一 口 ，谁 也 不 嫌 谁 的
口水脏。

还有一次，我们居然在柴
火 垛 的 麦 秸 窝 里 发 现 四 五 个
鸡 蛋 ，几 个 小 伙 伴 聚 集 在 一
起，把捡来的鸡蛋就地取材煮
一煮，躲在柴火垛旁一边傻笑
着 ，一 边 剥 着 鸡 蛋 皮 ，吃 着 鸡
蛋 黄 ，享 受 了 大 自 然 馈 赠 的
礼物。

不仅如此，柴火垛还是小
朋 友 们 藏 猫 猫 的 好 地 方 。 麦
秸垛当初摞起来的时候，都被

踩得非常结实，小伙伴们就会在其中抽出一
些麦秸，自己钻进麦秸垛里，再用麦秸把洞口
封堵起来，外面的人不仔细看，是根本不知道
里面还藏有人。

玉米秆柴火垛，大多是靠着墙根摆放的，
这样玉米秆和墙根就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的 空 间 ，就 成 了 小 伙 伴 们 藏 猫 猫 的 好 地 方 。
特别是那时的电影《地道战》不停地在各村轮
流放映，小伙伴们也学会了，一会儿在玉米秆
里的这个地方钻出来了，一会儿又在那个地
方露出了头，甚至还会沿着玉米秆在里面钻
着跑。

乡村的柴火垛还让农家的生活充满了诗
一样的韵味。特别是到了冬天，小小的灶房
里，炉膛里的柴火亮堂堂，柴火被烧得噼噼啪
啪作响，屋顶或房子的背后冒出缕缕炊烟，慢
慢地升腾在寒冷的天空，似仙气，似梦中，为
乡村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番诗情画意。正如
那 首《又 见 炊 烟》：又 见 炊 烟 升 起 ，暮 色 罩 大
地 ，想 问 阵 阵 炊 烟 ，你 要 去 哪 里 ？ 夕 阳 有 诗
情，黄昏有画意……

现在农村的很多麦田已经流转给他人种
植了，几次回到家乡，我也早已看不到散落在
房前屋后的一个个柴火垛了，但柴火垛却一
直在记忆里伫立着，存在着。因为它让我感
受到，那是家的标志，那是烟火气的展示，那
是大地的温度，那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它
不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个远离
城市的乡村变化。

只是可惜，现在的孩子们再也无法体会到
爬麦秸垛、滑麦秸垛、钻麦秸垛的乐趣。乡村
的 柴 火 垛 ，渐 行 渐 远 地 消 失 在 年 轻 人 的 记
忆里。

城市多公交，公交是市民群众城里出行
便 捷 的 交 通 工 具 之 一 。 单 位 安 排 我 负 责 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相关工作，耳濡目染就养成
了一些习惯 ，比如随手捡拾烟蒂纸屑 ，选择
乘坐公交车绿色出行。

母 亲 搬 到 城 东 新 区 一 个 小 区 居 住 ，9 路
公交车正好有停靠站点，我常常从单位门前
乘车去往她家。时间长了，就对这趟车熟悉
起来，渐渐滋生了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9 路
公交沿途经巴山路、金州路、西大街等主要
交通干道、商业聚集区和居民小区 ，沿路步
步 生 景 、绿 树 成 荫 ，车 内 芸 芸 众 生 、人 间
万象。

早上 6 点半左右，司机师傅打开车门检
查车况，然后点火发动，迎接乘客，他们总是
全神贯注，不急不躁，沿着既定的方向和路线
一路前行，循环往返，晨起暮归，风雨无阻。
有时还会遇见一位漂亮女司机，挽着蓬松的
发髻，显出几分干练，只见她手握方向盘，脚
踩离合器，举手投足间，从容而淡定，只是全
程戴着口罩，没有看清楚她的容颜。“前门上、
后门下，不要把手伸出窗外。”“坐好扶稳了
啊，车辆马上启动”，司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
醒。“公益卡”“公益卡”……公交车上的自动
刷卡机不停地显示着，多数时间还是大爷大
妈们起得早，她们肩背挎包，或手握团扇，或
拿小凳子，或牵着小孙子，争先恐后挤上车，

找个座位先坐下，“您坐这儿吧，我马上下车
了。”年轻人主动让座。沿途不停有乘客上上
下下，大妈匆匆忙忙挤进超市，大爷悠然自得
走向江边公园，更多的是拉着学生急急忙忙
向学校跑去，“你看我这老脚老腿的，又不会
骑车，有了公交车，不论送娃、锻炼，还是买东
西，真正叫个方便实惠。”

行驶的公交车，流动的风景线。提着公
文包的上班族 ，不紧不慢排队上车 ，扫码付
费 ，也不管有没有座位 ，东张西望看着车窗
外 面 的 风 景 。 穿 制 服 的 医 生 和 护 士 早 已 习
惯车身颠簸摇摆 ，一脸疲态目不转睛 ，只顾
低头浏览手机，站点一到马上步履匆匆跑向
单位。趁早赶往工地、商场打工的人们 ，带
着 老 伴 和 工 友 一 步 紧 似 一 步 ，跑 得 气 喘 吁
吁，嘴里还不依不饶吵吵嚷嚷，直往后排挤。
贩卖瓜果小菜的身上带着泥土的芬芳，索性
把菜担家什往过道上一放，双手抓住扶手护
着菜篮子。学生们那是叽叽喳喳蜂拥而上，
瞅来瞅去还想找个座椅呢。

“红嘴雁啊飞回，芦苇随风摆……”左排
座位上米黄色女士手提包里，时尚的手机铃
声不停地响，“谁的手机？”坐在旁边的年轻
姑 娘 问 。 众 人 齐 刷 刷 扭 头 过 去 盯 向 姑 娘 ，

“ 肯 定 是 哪 位 把 包 落 在 车 上 。 赶 快 接 一 下
吧，不然失主可要急坏了。”有好心人说道。
女 子 便 与 几 位 乘 客 一 起 打 开 ，包 内 有 银 行

卡、护手霜、零钱等，女子接过电话，告诉对
方提包在 9 路公交车上，让到终点站找司机
认领，随即把提包交给了司机师傅。这个真
实 故 事 发 生 在 寒 冬 ，人 们 却 感 受 到 春 天 的
温暖。

我家里有 80 多岁的老人，自然关注看病
治疗条件是否方便。有一次，等车间隙看了
看 站 牌 ，发 现 9 路 公 交 车 途 经 的 路 线 上 ，安
康多家医院都在这条线路上 ，看病的、陪护
的、送餐的、探望的，来来去去，行色匆忙，可
谓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与便民线。

一 天 中 午 ，我 刚 上 车 ，忽 然 瞧 见 一 位 老
大爷扶着座椅连声呻吟 ，神情很痛苦 ，一会
儿额头就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司机连忙把车
停靠在路边，这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挤
上前去 ，一边扶着老人一边轻声询问 ，随后
掏出手机拨打“120”，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
几 位 乘 客 搀 扶 着 老 人 上 车 ，驶 向 市 中 心 医
院，车内又恢复了平静。当公交车停靠在安
康 市 中 心 医 院 站 时 ，那 位 中 年 男 子 悄 然 下
车，乘客纷纷点头，敬佩地目送他走进院门。

去 年 腊 月 ，母 亲 不 慎 摔 伤 ，在 汉 滨 区 第
一医院住院治疗。做完手术那天，晚上 6 时
许了 ，我买好饭菜送到病房时 ，饭盒还是热
乎乎的，妈妈很是高兴，顺口问了句：“你咋
这 么 快 ，打 车 来 的 呀？”“ 坐 的 9 路 公 交 车 ”，
我笑着回答道。

这是腊月间的农家盛事，这是人情味最浓
的乡村会餐。

当主家向人传话，说某天要杀年猪，那是
不用客气到说个“请”字的请你帮忙，更是不下
请帖地请你去赴庖汤宴。

在石泉县乡间，把做大肉菜为主的红案厨
师称庖丁。或许因为他们懂得“庖丁解牛”的
故事，才让这种把猪肉当作工艺品来精做的手
艺人享受了如此高雅的称谓。而庖丁们接下
的猪血，掺入新鲜豆腐，于大锅之中熬煮，加入
大肠、小肠之类下水，肝、肺、脾、肚之类内脏，
萝卜、白菜等时蔬，丰盛而又张扬地炖出一锅
红色佳肴，便是预示生活红火、象征财源旺盛
的吉祥美食。邀来亲族和乡亲共享，除了体现
邻里和睦的内涵，更有感谢一年相助的酬劳
之意。

初时的这种吃法，叫作吃庖汤，是庖丁帮
主家炖的一锅杂烩荤汤。那时的大肉太贵重
了，要卖钱去还一年的欠债、去买春节的年货、
去购开年的生产物资，只留少许猪头、下水、内
脏过年食用，因而所杀这猪便叫年猪。能吃一
顿以猪血、内脏、下水为主的庖汤，确为一年盼
到头的开荤大餐，因其饱含人情世故，渐成民
间风俗。那时的山风很淳朴，一锅庖汤，四山
闻香，你若不请乡邻共享，则会落人耻笑。

演变为庖汤宴，便须讲究宴席的规范。石
泉庖汤宴，从私人的家宴到村庄的院坝宴、集
镇的长街宴，再到庖汤会的坝坝宴，历经数十

代的研发，方成席规。
民间的传统庖汤宴，桌子为八仙桌。席规

中的礼仪，以座次为重。桌子按横木分上下
席，对桌缝分左右侧席；上席对门，后必靠墙；
八人围坐，如需加人则只加两侧、下席而不加
上席。请坐顺序为主宾上席，左手为大；次宾
两侧，上首为大；主人下席，右手为大；若有陪
客，依其身份、辈分排坐上席或侧席。敬酒从
上席主位起手，上菜由下席中间落盘。

菜上二十二道，首上庖汤一盆，置于正中，
可以加温加量，不可更换。铺桌凉菜八碟，如
同陕南闻名的“八大件”，要求“四荤四素，加一
钵醋；上青下白，红绿伴随”。荤菜必是现卤于
猪身上的头、耳、舌、尾等杂肉，肝、肺、脾、肚之
类内脏，大小肠子之类的下水肉。素菜则是萝
卜、青菜、藕片之类时蔬，核桃、杏仁、花生之类
干果。

热菜十三道，如是巴山宴席“十三花”，贯
穿炒、蒸、煎、焖、煮、炖等各类厨艺。炒菜六
盘，均是酸辣麻咸之类的重口味儿，以猪身上
的杂肉为主，佐以山珍，荤素搭配；蒸肉四道，
必是豆酱、腌菜、黄花、竹笋之类干菜，红薯、洋
芋、芋头等薯芋之类垫底，配作蒸肉、肘子；鱼
是唯一的水生动物，既表“水能生财”之意，又
寓“年年有余”，依厨师的手艺而论，煎鱼片、烧
鱼块、鲜鱼炖豆腐或清蒸、红焖全鱼均可；甜点
是蒸酒米，加入百合、红枣、葡萄干之类甜料做
成；清煮的一道咸汤，用木耳、香菇之类山珍加

白菜、蒜苗等绿菜调色，打两个鸡蛋搅匀煮成
蛋花汤以增加营养，滴几点香油以提高味感。

出菜顺序不仅讲究荤素、味道搭配，还要
有一套颇具文化内涵的说辞。头道炒菜当是
酸辣，称作开胃菜。吃一口刺激味蕾的热菜，
喝一口让喉咙起火的烧酒，席间气氛当下热闹
起来。紧接着，便是一蒸一炒轮换着上。当上
鱼时，该讲“吉庆有鱼”、该说“恭喜发财”之类
奉承话了，客人一边向主家致贺致谢，一边邀
约席上人“过年接你喝酒”，把散席之前该表达
的心意办个了结。到上蒸酒米时，凡知“酒米
封席”之规者，便主动碰杯、清杯，表示喝好，不
再酌酒。到上清汤时，饭也来了，便可吃饭、喝
汤、撤席。

一般宴席，上了这二十二道菜就算正席完
毕；若更讲礼，则用可口的小炒，在四个桌角布
四个“角碗”，以供下饭。

有了这样的席规，布席不管多少，操作都
不难了。家宴在家，一两桌、三四桌，叫庖汤
宴；有主家乘杀年猪之机过红白喜事的，一开
十来席，摆在院坝，叫庖汤院坝宴；有商户联
手，于镇子逢场集日摆在大街上，酬谢买主及
赶集群众的，叫庖汤长街宴；有逢庙会、节庆或
重大集会，摆在农田、公路、广场之类敞坝里
的，叫庖汤坝坝宴。石泉县连办十二届“汉水
庖汤会”，因场地不同，既摆过长街宴，也摆过
坝坝宴，但四方游客及外来媒体不管这些区
别，统称“石泉庖汤宴”。

小 城 安 康 汉 江 公 园 ，依 江 而 建 ，近 水 楼
台先得月，顺手把掮来的汉江石，摆满公园，
这 些 汉 江 石 ，形 态 各 异 ，姿 态 万 千 ；有 的 像
山，静伫松下；有的似物，卧于草丛。圆润如
珠者，铺于路基，俯身于地，供人行走。

汉江出奇石，皆因冲刷而生，奇石品多，
为沉积岩、变质岩、黄蜡石岩，都是凝固的岁
月、沉淀的历史、自然的馈赠，每一块汉江石
都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汉江公园，北是汉江，江水清澈，波光粼
粼，南是公园，草青树绿，生机盎然。公园的
绿草边，是汉江细石铺就的小路，曲曲折折，
伴着小草 ，装点公园。嵌入路基的汉江石 ，
圆如月、扁似舟、方是田、菱如戈，挨挨挤挤，
拥抱一起 ，铺就一条五彩路。游者肃静 ，俯
身端详，不禁感叹，这哪是小路，分明是一首
斑斓的诗，一直写给遥远的汉水。

公 园 松 下 ，立 一 巨 石 ，曰“ 清 泰 ”。 形 似
高山，主峰突兀，浑厚庄重，是哪座高山，顺
汉水到此 ，驻汉江之畔？见巨石之上 ，墨迹
斑斑 ，宛如葱茏山林 ，布于其中。感恩自然
神笔 ，绘就如此巨石。佩服策划者 ，赋予她

“ 清 泰 ”名 字 ，“ 清 ”者 ，清 明 、秀 丽 ；“ 泰 ”者 ，
安康、祥和，红色“清泰”二字，点睛石上，瞬
间 点 亮 了 这 片 树 林 。 这 块“ 清 泰 ”的“ 护 江
石”，陪汉江起起伏伏。

公 园 多 树 ，香 樟 、翠 竹 、桂 树 、银 杏 、蜡
梅 ，比 比 皆 是 ，每 棵 树 ，有 一 石 陪 伴 。 桂 树
旁，就有名为“云汉”奇石树立，石质为汉白
玉 。 远 望 ，一 抹 白 云 ，挂 在 桂 树 间 ，如 梦 如

幻。近观，一匹飞瀑，丝丝袅袅，姿态飘然，
诉说心事。游客喜之，爱与“云汉”合影，把
安康、汉江和洁白的祥云留在自己身边。

美水，召百鸟，养好鱼。汉江，是鸟的天
堂、鱼的世界，江里鱼儿，种类繁多，一直以
来都是受人青睐的水中美食，颇得古今文人
骚客赞美。草丛中卧一青石 ，状如飞鱼 ，曰

“中冷水”。近巨石，发现全身都布满了山的
模样，从山麓起，山连山，壑挽壑；山雄起，皆
清秀、隽永，一股力量涌动；壑曲折，都奔放、
幽深，藏无尽神秘。久视奇石，可寻到“安康
湖”的影子，巨石的怀中，隐约见一枚弯月，
镶嵌在湖中。感叹自然神工，恩赐奇石。立
奇石下，顿觉我者渺小。

汉 江 ，从 古 至 今 都 是 文 人 墨 客 钟 情 的
河流 ，他们亲近汉水 ，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
文 。 唐 陆 勋 就 曾 走 过 汉 江 ，这 位 擅 长 创 作
志 异 小 说 的 高 手 ，在 他 的《集 异 记》中 提 到
了 勒 漠 鱼——“ 金 州 旬 阳 市 水 南 乡 柏 君 怀 ，
汉 江 勒 漠 鱼 潭 采 鱼 数 尺 ，身 有 字 云 ——三
度 过 海 ，两 度 上 汉 ，行 至 勒 漠 ，命 属 柏 君 。”
虽 带 神 异 色 彩 ，却 足 以 证 明 汉 江 鱼 多 且 奇
的 事 实 。 刻 着“ 勒 漠 鱼 ”的 汉 江 石 ，也 是 一
块 形 态 奇 异 的 美 石 ，似 鱼 、似 兽 、似 山 、似
船 ，身上布满或粗或细或白或灰的纹路 ，细
瞧 去 ，满 身 都 是 姿 态 万 千 的 鱼 儿 ，仔 细 寻 ，
也 能 找 到 汉 江 的 轨 迹 ：一 条 曲 曲 折 折 的 纹
路 ，就像汉江从这枚石头身上缓缓流过 ，留
下了岁月的痕迹。

陕南儿女母亲河的汉江，从《诗经》中潺

潺流过。公园城墙边 ，有一黄蜡玉巨石 ，长
约四米、高约三米、厚约两米，状如拓荒牛。
在 那 圆 鼓 鼓 的“牛 身 ”上 ，刻 着《<诗 经 >·国
风·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
游女，不可求思……”抚摸巨石，抚摸温暖的

《诗经》，也仿佛触摸到了因汉江阻隔而产生
的 爱 情 中 的 那 一 丝 淡 淡 的 惆 怅 。 如 今 的 汉
江，飞架无数彩虹般的桥梁，连接江南、江北
的 富 庶 、文 明 、幸 福 和 吉 祥 ，再 也 不 会 出 现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的无奈和失落，而是充满了希望和生机。拍
婚纱照者 ，喜以黄蜡玉巨石为背景 ，把坚贞
的爱情筑牢、留给巨石。

汉江也是一条生态江与文化江。来汉江
公园游玩的客人越来越多，逛公园，赏奇石，看
江水，听涛声，也爱上了汉江石，逢汉江水涨水
落时，总有满河的当地人和外地人，背着袋子，
沿江寻石，一外国游客，寻来一枚笔筒状的黄
蜡汉江石，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之后把奇石
高举，对着蓝天、白云录视频，传给他远方的亲
人看。寻来的石头，堆满屋子，许多奇石在全
国与省市的奇石会展中获得大奖，吸引省内外
的奇石爱好者，慕名而来，淘宝奇石，让汉江奇
石，走进家庭、走进办公室、走进收藏屋，把美
丽带给千家万户。

汉 江 石 ，大 自 然 赋 予 的 瑰 宝 ，继 续 在 岁
月的长河中闪耀 ，它们是汉江的名片 ，是陕
南 文 化 的 明 珠 ，是 安 康 儿 女 心 中 永 远 的 珍
爱。我们用心去呵护它们，让汉江石如同江
水一样，源源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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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是一杆秤
□ 何婷婷

流动的风景线
□ 赖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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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庖汤宴
□ 李焕龙

乡 土 风 物

公园里的汉江石
□ 张朝林

世 相 漫 笔
爹是一杆秤，称东西，也称人生。——题记


